
                           赵日升，我永远的良师益友 

 

我与赵日升老师谋面是在 1972 年底召开的房山县业余文艺创作会议上。那时我俩作为

代表参加了那次会议。赵日升老师还做了大会典型发言。主要内容是结合自身创作实践，批

判“文化工作危险论”。他通过自己走过的一段创作弯路现身说法，从 1955 年开始搞创作到

1965 年的十年间写了一些作品，其中包括那首著名的、获得广泛好评被收录《中国新文艺

大系》的《拒马河，靠山坡》。从 1966 年到 1970 年这五年一点儿没写。后来发现学生看所

谓的毒草书，受到很大启发，特别是从搞吴春山事迹展览受到极大的教育，克服了“怕”字，

又重新拿起笔写出了《收麦歌》（外一首）、《编草帽》等优秀作品并转载在《中国文学》上

参加对外交流。那时的赵老师在琉璃河中学任语文教研组组长。30 岁出头，中等略瘦身材，

两只大眼炯炯有神充满了睿智和活力，有儒者风范。他做典型发言时很吸引与会者的眼球，

这便是我对赵日升老师的最初的印象。 

房山县业余文艺创作会议后，大约在 1973 年赵老师调到县文化馆和刘永成同志一起负

责业余作者的文学创作活动。我也从农村大队调到大紫草坞公社政治组任通讯报道员。从那

时起，我们有了更深入地接触。由于工作关系，我经常骑自行车去县广播站送稿或办其他事

情，出于对文学的爱好每次都顺便到房山东门外的县文化馆（当时称县宣传站）赵老师那里

待一会儿。向赵老师请教文学创作的写作技巧、经验体会等等。那时县宣传站每逢重要政治

活动都要给业余作者下达创作任务（约稿）。 

对于这类稿件，赵老师的政治敏感性很强，相当慎重，亲自审稿，严格地把关。这里，

仅举我为庆祝党的“十大”而写的那首《化作彩练金山掛》诗，看赵老师如何为业余作者亲

自审稿改稿严格把关的。 

诗的原文是： 

       山间，一根根银线飞架， 

       屋里，一个个广播喇叭。 

       特大喜讯飞进了山洼； 

       党的“十大”胜利召开了！ 

       这声音如同春雷炸。 

        

“老土改”们合不拢嘴， 

       个个心头激浪花...... 

       高山起舞长河笑。 

       百里山洼百里霞， 

       化作彩练金山掛。 

        

 庐山的青松傲霜雪， 

       中南海的红墙摧不垮。 

       英雄的人民顶天立， 

       踩烂林彪、陈伯达， 

       昂首阔步朝前跨！ 

        

满怀豪情庆“十大”， 

       “三条原则”咱记下； 

       自力更生绘新图， 

       汗水浇红大寨花， 



       来日春色满天涯。 

 

赵老师将诗中原“高山起舞峻岭随”一句改为“高山起舞长河笑”，仅修改三个字，该

诗句就比 原“峻岭随”大为增色，诗味更浓了。万众欢腾庆“十大”的动人场景便跃然纸

上。 

再如“庐山的青松傲霜雪”句，原为“庐山的红梅傲霜雪”，仅改动两个字，青松较红

梅更有气质。体现了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坚不可摧。 

通过这次改稿，我对赵老师严谨治学的态度，严肃认真，诲人不倦、一丝不苟的工作风

范，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那时起我便把赵日升老师当做终生敬重的兄长和良师益友。光阴

苦短，我与赵日升老师从相识到交往仅仅两年。 

1975 年，我招工到某大型军工企业供职，赵老师也调离房山，由于工作原因失去联系

未能再见面，造成我的终生遗憾。 

赵老师病逝的消息，我是在他过世很久才从报纸上看到的。 

今年是赵日升老师逝世 14 周年。仅以此文作为纪念。 

赵日升老师，我永远的良师益友。 

 

                                            秦才 原中国北方工业公司职员 


